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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扎括去遛马。他牵着那匹白蹄马，朝帐篷前面那片开阔的草滩走去。他感到他的背部

有一些微微的灼烫，那是因为太阳在看他。快要落山的太阳看着这个高大健壮的骑手，心里有一种痒

酥酥的感觉，太阳的眼睛里也有了怀春少女般的羞涩和骚动。扎括看到自己被太阳无限拉长了的影

子，在他的前面四平八稳地晃动着，就像是一座走动的山。这真是太阳心目中扎括的形象。正如俗话

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太阳看来，扎括就是这样一座走动的山。太阳泛滥的激情在扎括的周身流

动，草滩上平时温顺嬴弱的青草传染上了太阳的激情，绿色的身姿因为亢奋而有了几分金红色，它们

争先恐后地昂着头，向扎括围拢过来。扎括和他的白蹄马在青草的簇拥下有些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扎

括就想尽快甩脱这些青草。他整理了一下马背上的鞍具，准备起上白蹄马，迅速离开这里。这时候他

忽然发现，除了太阳，还有一双眼睛在看他。这是他阿妈的目光，从他的背后温暖而又温柔地伸过

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拍着他的肩膀，那是赞许和鼓励的意思。可是扎括却很紧张，因为他从阿妈正

在拍打他肩膀的目光的手上，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陌生的东西——阿妈站在帐篷门口，天荒地老的看

着他，那眼神，不是一个母亲在看儿子，而是一个女人在看一个男人。扎括感到浑身不自在，低着头

牵着马，拘谨地往前走着。阿妈的目光让他的动作幅度明显小了许多。前面是一条鹅卵石的干河床，

扎括跨过河床时，假装在鹅卵石上滑了一下，乘机回头飞快地看了阿妈一眼，他看到阿妈眼里有着与

太阳一样的光亮，腼腆中有几分不安分，惊恐中包含着无限的遐想。阿妈看到扎括在看她，急忙转过

头走进了帐篷。“天哪，扎括长得越来越像他阿爸了！”她自言自语道。 

阿妈走进了帐篷，太阳也落山了，扎括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没有了太阳的注视和阿妈的眺望，

扎括变得无拘无束。他骑上白蹄马，一路吆喝着，朝着前面的草滩扑了过去。扎括骑马喜欢把自己的

身体紧紧贴在马背上，这样，他的视角刚好就落在草滩上。他看到刚才还在不断向着他和他的白蹄马

围拢过来的青草，这会儿却惊慌失措地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飞速跑去，好像扎括和他的坐骑是残暴

无比的凶神恶煞，避之不及就会惨遭不测。青草丛中的那些野花，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凑热闹

似的跟着青草瞎跑，跑到很远才放慢脚步，回头看着扎括和他的马，就像是受惊的野兔。扎括想起小

时候阿爸给他讲的野兔跑“加尔”的故事：有一只野兔正在河边吃草，忽然有只成熟的果子从河边的

树上掉下来，掉入河中，发出“加尔”的声音，野兔惊恐万分，撒腿就跑。山林里的野兽看到野兔惊

慌失措的样子，问它发生了什么事，野兔说：“加尔”来了！野兽们不知道“加尔”为何物，也跟着

野兔四处逃窜。扎括刚刚想到这个故事，就看到一束硕大的馒头花跟在青草后面，慌乱地从马蹄下跑



过去。扎括不由笑出声来。心里想，这么大的个儿，也不动动脑子想一想，看那副德性，也不嫌丢

人！ 

天色慢慢暗下来。扎括骑马跑到一座草坡前，使劲拽了一下马嚼子，马便来了个急刹车，停了下

来，巨大的惯性让扎括的屁股离开了马鞍，差点一个前栽从马背上摔下来。扎括对白蹄马的这种表现

很生气。他跳下马，恶狠狠地朝着马头挥动马鞭。白蹄马慌乱地躲避着，一脸的无辜。 

扎括躺在草坡上喘着粗气。白蹄马试探性地把嘴伸到青草上，偷眼看主人有什么反应，它看到主

人并没有要惩罚它的意思，便放心地把一束青草卷进嘴里，大嚼大咽起来。扎括看出来了，这是白蹄

马在给自己加油。它吃下去的青草，在他体内会转化为能量，就像给摩托车加上油后，摩托车就能跑

一样，青草到了马肚子里就成了汽油。刚才那一阵飞跑，消耗掉了白蹄马体内的不少汽油，这会儿是

要补充补充的。其实，白蹄马的那个急刹车的动作，也是从摩托车那里学来的，如果不是草原上摩托

车越来越多，马匹越来越少，白蹄马也不至于去学那些铁家伙，可是在它的前后左右，除了摩托车，

很少能见到同类的马。与它担负着同样的使命，能够成为它参照物的也就只有摩托车。也难怪人家白

蹄马。扎括想到这里，不由看了看白蹄马。夜色中，白蹄马显得高大威严，雍容华贵。这一点，比起

那些萎靡不振的矮个子铁家伙来，要威风到哪儿去了。只是现在的人们，越来越喜欢摩托车，也就越

来越远离马了。 

如果哪一天，白蹄马学会了喝汽油那就糟了。扎括忽然想。 

夜色愈加浓重，草原一片寂静。除了白蹄马啃吃青草的声音，远远地还传来从容不迫的波涛声，

那是青海湖发出的声音。爬上草坡，就能看见青海湖，青海湖睁着无眠的眼睛，显得很精神，没有一

点睡意。瞳人在夜色里显得黑亮黑亮的，天真而又不谙世事。 

扎括不喜欢青海湖。看着青海湖一副烂漫无知的样子，扎括心里想，还装嫩呢，也不看看自己满

脸的皱纹，还有嘴角上永远也擦不干净的白沫，都半老徐娘了，还把自己搞得像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真不害臊。每次眺望远方，扎括的目光就像一串省略号一样，总是从青海湖上一晃而过，从不停留。

小时候，听阿爸给他讲，很早很早以前，青海湖这个地方是一片大草原，草原上有一眼清泉，清泉被

一块石板封住了，当地的牧人每次到清泉打完水，都要把石板重新盖好。不想有一个马大哈打完水后

就忘了盖好石板，汩汩涌出的泉水就把大片草原给淹没了。 

扎括恨透了那个不负责任的马大哈。如果不是他，扎括他们就有比现在大得多的草原，牛羊也就

有更多的草场，不像现在这样，牛羊越来越多，草场越来越不够用。再说这青海湖也是，占着那么大

一块地方，占了这么多年，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放羊的时候，把羊赶到青海湖畔，看着那一片汪

洋的蔚蓝色，扎括就想，青海湖要是绿色的就好了。每次想到这里，他不由就有一些冲动，想把羊群

赶进青海湖。有一年冬天，扎括真的把羊群赶上了冰封的湖面，看着羊们不断滑倒在冰面上，他有些

茫然。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刚才把羊群赶向湖面时，他有些兴冲冲的，他甚至想象着他的羊群淹



没在齐腰深的牧草之中，一个个贪得无厌啃食青草的样子。这可是一片从来没有被牛羊啃食过的草场

啊！可是，羊们怎么了？扎括半天没反应过来。 

扎括远远听见阿妈“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唤声，那是阿妈已经挤完了牛奶，正在召唤

几只依然在帐篷周围吃草，不肯回到拴牛绳跟前来的调皮牛犊。扎括知道，这也是阿妈在叫他赶快回

家。 

扎括懒洋洋地从草坡上爬起来，朝着与自己已经有些距离的白蹄马打声口哨，白蹄马便跑了过

来。扎括牵着马，往家里走去。经过与他们家住同一个帐圈的图罗家的帐篷时，图罗家的老栓狗忽然

狂叫起来，扎括便大声训斥一声。老栓狗听到熟人的声音，不叫了。扎括看见图罗家的帐篷张着血盆

大口，口中不断吐出耀眼的火焰。帐篷正中的土灶像一只燃烧的舌头，灵巧地翻动着。摇曳的火光

中，坐在帐篷门首的图罗忽大忽小的变幻着，眼看着就要被帐篷吞进肚子里了。图罗却对这一切浑然

不觉。他看见扎括，向他挥动着手，那是邀请扎括到家里坐坐的意思。扎括却摆了摆手，跨上了马

背，头也不回地走了。图罗看着远去的扎括，尴尬地站了半天，自嘲地摇摇头。 

扎括每次看到青海湖，再见到图罗就气不打一处来。在扎括看来，图罗就是那个把大片草原淹没

在水中的马大哈。 

那时候，扎括和图罗都还是草原上的初生牛犊，结实健壮，无所畏惧。正是盛夏季节，当年产的

小牛犊刚刚学会撒欢儿，草原上到处奶香四溢。产奶季节，母牛和小牛犊是要分群放养的，如果不分

群，牛奶就全让小牛犊吃了，晚上收牧后，也就无奶可挤了。嗷嗷待哺的小牛犊有多少奶都没个够。

扎括和图罗两家每家都有十几只牛犊，他们俩就把小牛犊合在一起，一块儿放牧。 

那时候，扎括迷上了聊天。他与花聊天，与草聊天，与野百灵黑蚂蚁聊天，有时候也与天上的白

云聊天。他比较喜欢与水晶晶花聊天。他觉得水晶晶花天真直率，不做作。不高兴了就生气，生气了

就发脾气，啥就是啥，不拐弯抹角声东击西，挺对扎括的脾气。水晶晶花的性格有点像图罗的妹妹彩

彩，可惜彩彩已经出嫁了。 

每次想起彩彩，扎括的心跳就会加快，扎括就骂他的心：彩彩又没到你跟前来，你紧张什么。他

想象着如果彩彩真的到了他跟前，他的心可能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活蹦乱跳的，都要把彩彩吓坏

了。 

扎括就不去想彩彩。他故意找一簇芨芨草聊天，或者就和一群黑蚂蚁群聊。黑蚂蚁提出各种各样

尖涩的问题，想与扎括辩论，但这些问题对扎括来说都是雕虫小技，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把黑蚂蚁

们说得哑口无言。扎括就有一种舌战群儒的感觉。 

有一天，扎括和图罗把小牛犊群赶到河边，扎括忽然想起昨天和一片白云约好了，今天要在西边

山头上与它聊天，便对图罗说：“我今天有很要紧的事，小牛犊的事就全靠你了。” 

图罗拍着胸脯说：“没事儿，你忙你的。” 

扎括虽然对图罗不大放心，但他和云彩说过不见不散的，便往西山那边走去。 



白云已经来了。昨天它是一头白牦牛的样子，今天它换了个样儿，说不上像啥，有点像以前阿爸

头上的那顶礼帽，又有点像寺院里庄重冷峻的白色佛塔。 

“对不起，我来晚了。” 扎括看到白云一脸严肃的样子，心里不由有些紧张。 

“没事儿，我也刚来。”白云的声音与昨天一样好听。一句话，扎括心里就平和了许多。 

“今天想聊什么呢？”白云问扎括。 

“随便，天南地北。” 扎括说。 

白云想了想说：“昨天跟你分手后，我在山那边见到了一位叫琼卓的姑娘，她托我给她的心上人

捎去一封信。” 

“你捎去了吗？” 扎括问着，心不由又加快了跳动。他想起了彩彩。 

“还没呢，我一会儿就捎去。”白云说着，往怀里摸摸，扎括看到了白云怀里那封仔细折叠成了

四方形的信。扎括想，那里肯定写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无尽的爱。 

“如果以后我也想给别人捎句话什么的，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扎括有些羞涩地问白云。 

“那当然了，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是给你帮忙。” 

扎括听了高兴极了，不由大声叫起来：“咯咯——唆唆——拉加洛！” 

白云看着扎括的样子，捂着嘴笑了。它问扎括：“不知道你要给谁捎话儿？” 

“这个保密！” 扎括煞有介事地答道。但他心里忽然想，彩彩已经是别人的人了，我这不是自作

多情吗？想到这里，刚才兴奋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沮丧。 

白云没有看出扎括心情的变化，还与他开了几句玩笑，这才发现扎括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知

道扎括心里有事了，便对扎括说：“对不起，我还要把这封信送到琼卓的心上人那里去，咱们改日再

聊吧！” 扎括也就顺着白云给他的台阶往下爬，与白云道了别，去找图罗去了。 

此刻已经是太阳落山时分。刚才，扎括和白云聊天的时候，太阳一直冷眼看着他俩，几次想冲上

去打断他们的窃窃私语，最终还是忍住了。再说太阳也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一下子从半空中到西山

头上，只好压住火气一忍再忍。扎括走时，太阳已经到了西上头上，只是怕在扎括面前留下不好的印

象，没有当着扎括的面发火。扎括一走，懊恼无比的太阳急不可待地冲上去，三两下就把白云的衣服

撕了个粉碎，锐利的指甲还把白云的皮肤也划烂了，一道道伤口中不断流出血来。殷红的血侵染了白

云的衣服，滴落在山头上，在山头开出了几朵血红的花，有几滴甚至喷溅在了扎括的背上，在他的背

上灼烫地燃烧。草原的黄昏就在这绮丽而又惨烈的血光中到来。 

扎括顾不上这么多，不祥的天空让他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他大声喊着图罗的名字，焦灼地寻找着

图罗。 

他在青海湖畔寸草不生的海滩上发现了图罗，图罗的脸上写着惊慌失措和无可奈何。扎括知道，

他们的小牛犊与母牛群合群了。 

“你把它们赶到哪里了？” 扎括问图罗。 



“我只是想让它们看看青海湖。”图罗答道。 

“你不知道母牛群——它们的妈妈就在这边吗？” 

“我以为青海湖会迷住它们，它们不会看见母牛群。” 

“你以为它们和你一样？” 

“是的，刚才我就是被青海湖迷住了，所以没发现它们是什么时候跑到了母牛群里。” 

图罗就是这样迷恋青海湖的。扎括认为他肯定与制造了青海湖的那个马大哈有关，或者说，他就

是那个马大哈。 

扎括越来越不喜欢青海湖了。斗换星移，物是人非。青海湖却无视沧桑岁月在它脸上身上留下的

痕迹，一副老不正经的样子。人们在青海湖边上种上了油菜籽，到了夏天，青海湖便急不可待地围上

一条金黄色的围巾，搔首弄姿，招摇过市，那副骚情劲儿让人有些受不了。由于青海湖死皮赖脸地占

据了那么一大块草原，有了这个先例，西部以远的浩瀚荒漠便也不管不顾地扑过来，就像是霍尔国白

帐王利用武力野蛮扩张自己的领地一样，把好多草场据为己有。草场越来越小，牲畜却越来越多，草

原上的牧民却不能向花花岭国的英雄格萨尔王那样，率领三十员英勇善战的将士冲锋陷阵，铲除妖魔

鬼怪，从侵略者手里夺回自己神圣的领土，只能从自身想办法。他们宰杀和卖出了大量的牛羊，用减

少牲畜数量的办法缓解畜草矛盾。过惯了田园生活的牲畜忽然间迎来了世界末日，首当其冲的就是

马。牧民们忽然发现，在他们心里一向列在所有牲畜首位的马，其实百无一用。皮毛没什么价值，肉

也不能吃，它的食量却很大，头一伸舌头一卷，一大片草就没了，看着让人心疼。 

牧民们把自己的马都卖出去了。 

扎括的阿爸是草原上少有的骑手，每当他骑着马走在草原上时，他和他的坐骑身上就沾满了人们

赞叹和羡慕的目光，像无形的晶体。随着马的颠簸和抖动，晶体的碎片被抖落在地上，又有无数的晶

体紧接着附着上去。扎括的阿爸便一身珠宝，一身黄金，珠光宝气中神气活现。当年，扎括的阿妈美

貌出众，是草原上的小伙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竞争对象，就是被阿爸身上耀眼的光环所吸引，嫁给

了他，阿爸就成了许多小伙子的情敌。 

可是现在，马匹一匹匹减少，阿爸身上的光环也慢慢暗淡下去。当草原上出现第一辆摩托车，人

们再也看不到阿爸身上的光环了，就像是一支燃烧殆尽的蜡烛无可奈何地挣扎了几下，永远地熄灭了

一样。随着光环的消失，阿爸日渐憔悴，形容枯槁。一种怪异的病纠缠住了阿爸——只要听到摩托车

的声音，他就会浑身发颤，不能自已，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短暂的休克。当草原上有了第十一辆摩托

车，阿爸在一声痛苦的呻吟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第十一辆摩托车是图罗家买的。 

阿爸去世了，他为扎括留下了一匹善跑的白蹄马。这是阿爸这一生拥有过的第三匹好马。就在阿爸像

一轮奄奄一息的太阳，就要永远地陨落下去的那一刻，他把扎括叫到他身边，对扎括说：“白蹄马是

一匹好马！” 



“我知道，阿爸。” 扎括哽咽着。 

“白蹄马不是摩托车！”阿爸又说。 

“我知道，阿爸。” 扎括哭出了声。 

阿爸示意扎括把眼泪擦掉，他说：“我是骑手！” 

“我知道。” 扎括强忍着眼泪。 

“你就是我！”阿爸说着，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缕锐利的光，直直地刺进了扎括的眼睛。扎括不敢

说话，屏着呼吸，看着阿爸慢慢闭上眼睛，就像是把一把锋利的藏刀慢慢插进了刀销一样。 

扎括成了他自己的阿爸，成了白蹄马的主人。 

扎括和他的白蹄马是注定要出人头地的。 

当草原上的牛羊群慢慢接受了作为马的替代品出现的摩托车，把这种笨重的铁家伙视为与自己一

样属于牧民，依附着草原繁衍生息的同类的时候，名声远播的青海湖把好多与草原毫不相干的人们吸

引到了它身边。 

“青海湖太美了，是熔化了的天空凝固在了地上。” 

“是一面深邃的镜子！” 

“是眼睛，洞视未来的眼睛。” 

“是蓝宝石，无价的！” 这些人绞尽脑汁，想出许多溢美之词讨好青海湖。 

扎括觉得这些人都是图罗家的亲戚，他们和图罗一样迷恋青海湖。这几天的图罗也是兴奋异常，

乐此不疲地骑着摩托车跟随在这些人的前后左右。他还学会了汉语：“欢迎你到青海湖！”，他也学

会了英语：“hello” 

青海湖飘飘然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它不断地和这些人合影，摆出各种搔首弄姿张牙舞爪的动作

来。有些人甚至搂住它的腰，把一张臭嘴贴到它的脸上，它也是来者不拒和颜悦色。 

这些人看了青海湖，还意犹未尽，他们要看扎括他们是咋样吃饭的，咋样睡觉的，咋样放羊的，

咋样结婚的。 

“只要让我们看看，就给钱！”这些人拍着缠在腰里的鼓鼓的钱包，理直气壮地说。 

牧民们动心了。更加动心的是乡上的当家人。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赛马队，接着又成立了一个结

婚队（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改成了婚俗队，但牧民们仍然叫结婚队）。扎括和他的白蹄

马理所当然成了赛马队的成员。曾经遭到牧民们唾弃的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刚开始，扎括对这

个草草组织起来的，鱼目混杂的赛马队嗤之以鼻，可是他发现由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组成的结婚队里

有彩彩，彩彩是结婚队的新娘。有时候，那些来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们既想看赛马又想看结婚，又不

愿意走太多的路——其实只有几里路——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就来到扎括所在的村庄，“友情出

演”，扎括就时常可以看到彩彩。因此，扎括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赛马队。这样就不用让白云为他们捎

信了。 



赛马队和结婚队真诚合作，强强联手。在不断的实践中，他们闯出了一条情景剧一样有情节的表

演方式：先是赛马，赛马夺了头彩的骑士打动了一位姑娘的芳心，他们通过唱情歌互诉衷肠，最后有

情人终成眷属，在盛大的婚礼上永结连理。 

结婚队扮演新娘的当然是彩彩，可是赛马队扮演新郎的却不是扎括。虽然扎括的马是赛马队里最

好的马，每次都可以拿到第一名，可是有一个小白脸因为脸白，有一副好嗓子，能唱几首拉伊，就理

所当然成了新郎的最佳人选。每次比赛，扎括都要勒住马缰绳，让白蹄马跑慢些，让小白脸中头彩。 

扎括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他感到自己很窝囊。 

扎括遛完马回到家里，天已经很晚了。阿妈和帐篷一起在等他，帐篷好像比阿妈还焦急，门帘搭

在一旁的帐篷绳上，就像是阿妈把手搭在额头上在执著地眺望。他把白蹄马拴在马厩旁，走近帐篷

时，帐篷有些激动，就差没有跑过来与扎括拥抱。阿妈已经为他煮好了奶茶，一盆风干的羊肉已经放

在帐篷的男房里。扎括坐在男房里一块羊皮毯子上，接过阿妈递过来的滚烫的奶茶，感到肚子已经很

饿了，便专心致志地狼吞虎咽起来。 

阿妈以扎括对风干羊肉一样的专注，专注地看着扎括。 

“你越来越像你的阿爸了！”阿妈忽然说。 

扎括被阿妈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猛地抬起头来，看见阿妈看他的目光里有着与太阳一样

的亮光，亮晶晶的，让人不敢直视。 

“你现在是个骑手了！”阿妈又说。 

扎括看着阿妈，在他的眼前幻化出彩彩的身影。 

这天晚上，扎括无法入眠。他看着探头探脑往帐篷天窗里窥视的星星，那是无数双阿妈的眼睛，

它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扎括，“你现在是个骑手了！”；他看着在星星的拥戴下雍容华贵的月亮，那是

彩彩娇羞的面容。他想起了仓央嘉措的情歌：在那东方的山顶，升起洁白的月亮，未嫁少女的面容，

时时浮现在心上。可是，彩彩已经不是“未嫁少女”了，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一缕委屈和心痛的感觉在扎括的周身徘徊。 

“下一次我要让白蹄马放开了跑！” 扎括心里说着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我要拿第一名！” 扎括从被窝里坐了起来。 

“我要和彩彩结一次婚！” 扎括起身穿上皮袄，走出了帐篷。 

阿妈被惊醒了，她看着帐篷门外那个高的的身影，没有出声。 

扎括走向马厩，解开马缰，骑上白蹄马，向着黑夜中的草原飞奔而去。 

“哟——嗬嗬！哟——嗬嗬！”他大声喊叫着，引起草原上一片犬吠。 

扎括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心里是无上的光荣。 

草原为它的骑手同样感到光荣。 



 

 


